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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敬”与“涵养” 

程颐有句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18）[3]朱熹亦谓“操存涵养，则不可不紧；进学致知，

则不可不宽。”（《朱子语类》卷9）[6]所谓“进学”，即是增加学养、增进知识。而对于如何认识，或者说如何“进学”，朱熹

谓：“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功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

但是着实自做工夫，不干别人事。”（《朱子语类》卷9）[6]从某种意义上讲，“涵养”是直接培养心性本源，因为“心之全体湛

然虚明，万理具足”（《朱子语类》卷5）[6]。尽管这一“涵养”与孟子的“反身而诚”同一思致，但朱熹则主要定位于内心体验

的超越。而对于“涵养”，明道说：“涵养到著落处，心便清明高远。”（《明道学案上》）[9]由于明道曾说：“闻见如登九层

之台。”（同上）又说：“须是大其心使开辟，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同上）因此可知明道所谓的“著落处”，当

是一种达到极致、完善、完美，即“止于至善”（《大学》）[2]的境界。如明道所言，一个人“涵养”到“止于至善”的“著落

处”，心自然“清明高远”。而对于如何“涵养”，具体途径则只有“持敬”。对于“敬”，明道谓：“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

而不在敬者。”（《二先生语三》第3卷）[3]朱熹亦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二程遗书·序》）[3]又说：“持

敬是穷理之本。”（《朱子语类》卷9）[6] 就“敬”与“涵养”二者关系而言，“敬”是“涵养”的根本方法，即专意于心中之

理，没有丝毫的松懈与怠慢。如朱熹常常要求他的学生要“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朱子语类》卷13）

[6]，可见“涵养”亦须“理会”、“体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持敬以静为主”，但程朱等人的“静”并不等同于先此一些

思想家们从道家那里舶来的“静”（《老子》）[7]，更多地与荀卿之“虚壹而静”（《荀子·解蔽》）[5]的“静”相类。道家的

“静”具有屏除思虑、廓清杂念的意味，而荀卿及程朱等人的“静”虽亦间具屏除思虑、廓清杂念之意，但并非“静”无所思，而

是“主一无适”（《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专意于心中某一理的有所思。明道云：“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

家体贴出来。”（《宋元学案》卷13《明道学案上》）[9]其“体贴”二字即是指切身的意识活动。同样的，朱熹所提到的“体

认”、“体察”、“体会”等，也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具体事物中的意识活动，这表明他十分注重对某一事物的亲身体会，以实现从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四、“豁然贯通”  

如前所述，程颐曾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

上》）[9]朱熹亦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

句·注》·朱熹）[2]长期以来，人们在论述程朱认识思想方法中“脱然贯通”或“豁然贯通”时，多将之指斥为“禅”。诚然，程朱

等人的这一观点确与佛教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对于禅宗思想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并以此解决传统认识

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儒家传统心性学内在形态所致，对于如何能够认识或如何认识这一认识论课题的探讨，始终付诸阙如。

虽然老子曾说“涤除玄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章句·里仁》）[2]、“下学而上达”（《论语章句·宪问》）[2]，孟

子提出“心之官则思”（《孟子章句·告子章句上》）[2]，荀子也讲过“心生而有知”（《荀子·解蔽》）[5]及“心者，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同上）等话，但对于感性认识如何向理性认识飞跃，则始终没有明确的表述。  

耐人寻味的是，儒家虽然处处掊击道家，但在解决这一认识论难题时，则是在老子的“玄览”，即某种神秘认识这一观点的引

导下，得以获得解决难题的钥匙。老子提出“涤除玄览”，就是主张通过一种神秘的直观而获得对事物的把握。又如对于如何得到

“道”，老子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7]这种“损之又损”就是指在认识过程

中，必须剔除所有附加于“道”之外的东西而直接把握其本质，即所谓“无为”。由于魏晋玄学的张扬和隋唐佛教的泛滥，逮至两

宋，士大夫们无不以出入老佛为高。如全祖望谓：“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宋元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9]朱熹曾自谓：“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朱子语类》卷22）[5]又说：“年十五六亦尝留心于此（禅）。”（《朱子语

类》卷104）[6]他不仅师事道谦和尚，致力于内心体悟，栖心禅定，出入佛老几十年，对佛教经典如《四十二章经》、《大般若

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光明经》、《心经》、《维摩经》、《肇记》、《华

严大旨》、《华严合论》、《景德传灯录》等多有研究，还一直同许多禅师保持密切的交往，使他能深得佛老之学的精髓，最终援

佛入儒，成功地借助异体思想文化为自己所构筑的理学思想体系提供补益。不过，虽然道家的“玄览”与“损之又损”伴随魏晋玄

学思潮的张扬而为人所接受之后，又于隋唐时期与佛教禅宗的“顿悟”（《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第二》）[10]合而为一，并为

诸儒所援引，但程朱等人的“脱然贯通”或“豁然贯通”与佛教禅宗的“顿悟”及道家的“涤除玄览”则是同中有异。佛教禅宗的



“顿悟”及道家的“涤除玄览”都是排斥现实事物的，与程朱等人所倡导的“格物穷理”、“即物而穷其理”有着本质的不同。伊

川谓：“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某物合某物则成何性。”（《伊川先生语一》第15卷）[3]朱熹亦谆谆

告诫说：“顿悟之说，非学者所宜尽心也，圣人所不道。”（《朱子语类》卷9）[6]朱熹在“即物  

而穷其理”的基础上强调“豁然贯通”，即是要求在认识现实事物的过程中实现彻底的“悟”，这表明他已经注意到认识有一

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过程。虽然在他的言论中并没有现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关于量变质变之类的表述，但他常说“至于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大学章句·注》）[2]；“积习多后，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15）[6]；“今日明日积累既多，

则胸中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18）[6]；“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悟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

（《朱子语类》卷18）[6]；“只是这一个理会得透，那一件又理会得透，积累多，便会贯通”（《朱子语类》卷44）[6]之类的

话。其实，由“用力之久”、“积习多后”、“积习既多”、“积累多”而后便出现“豁然贯通”、“自然贯通”、“自然醒悟”

等现象，显然就是指一个人经验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有可能出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即由量变产生质变。  

五、结 语  

就程朱等人在如何获得“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即“道问学”与“尊德性”，亦即事实与价值的学术实践中所秉持的认

识思想方法而言，其“即物而穷其理”、“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持敬”、“涵养”、“豁然贯通”等，既有对《中庸》及

《易传》所彰显的传统思致的继承，又有对佛老的“顿悟”、“涤除玄览”、“损之又损”等思想方法的借鉴和创新，从而将中国

传统思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降及明清以至近现代，思想家们纷纷对其辩驳、论述，不断地肯定、否定、再肯定，不断地阐

发、创新，始终不断地在各个历史时其焕发着引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蒙培元.蒙培元文集[J/OL].孔子2000（www.confuius2000.com）学人文集一，蒙培元（蒙培元文集，新版文集），2005，7.  

[2]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Z].北京：中国书店，1984.  

[3] 程颐，程颢. 二程遗书，二程外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陆九渊，王阳明.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 江天一主编.传世藏书[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6] 黎靖德.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94.  

[7] 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朱熹.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本.  

[9]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M].台北：世界书局，1983.  

[10] 河北禅学研究所编.禅宗七经[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  

——————————————  

作者通讯地址：福建尤溪朱子文化研究会（博物馆） 邮编：365100  

E-mail：Qss1965@163.com  

存档文本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